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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钊

伯远帖、韩熙载夜宴图、雍正粉彩蝠
桃纹橄榄瓶、永乐大典、淳化阁帖、皿天全
方罍器身、圆明园青铜虎鎣、曾伯克父青

铜组器、圆明园七兽首……这些国宝如今
都静静地躺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它们还有
一个共同的身份——从海外回流的中国
珍贵文物。《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
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 10
月）对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进行了系统地
梳理和解读，深度挖掘有代表性的文物从
流失到归来的曲折命运，勾勒描绘出流失
文物七十余载“回家”之路的壮丽图卷。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五千
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史留下了数量众
多、异彩纷呈的珍贵文物。令人心痛的
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
件中国文物因列强劫掠、盗掘盗凿、非法
贸易等原因流失海外。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我国追索海外流失中国文物的
脚步从未停止，让一件件曾经失去尊严与
荣光的失落珍宝踏上归途，在中国的复兴
之路、圆梦之路上重放光彩，虽然成绩显
著，但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之路绝非坦

途。作为一道世界性的难题，海外流失文
物的追索面临现有国际公约无溯及力和
约束力较弱、制定国际规则的主导权由海
外文物市场国掌握、“文物流入国”不愿归
还等难点，每一次海外流失文物的追索，
都是一段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迢迢征
途。如我国成功从英国追索的一批3400
余件走私出境文物，从1996年对英国政
府查扣的走私文物提出所有权主张，到
1998年追回大部分文物，其中68件走私
文物因各种原因长期滞留海外，通过不懈
努力促使这些文物于2020年成功回归，
追索过程一波三折、险象环生。而圆明园
旧藏青铜虎鎣，从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
圆明园劫掠至海外，到2018年入藏中国
国家博物馆，它的回归之路走过了漫漫百
余年。书中所讲述32个国宝回归故事只
是众多国宝回家的一个缩影，背后所呈现
的是一条辗转曲折、令人动容的中国流失
文物的回归之路。

与漂泊海外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文物
相比，这些回归的国宝无疑是幸运的。在
它归来的身影背后，是一个国家不懈的努
力，也离不开爱国人士、社会团体、爱国华
侨以及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第一次通
过国际公约无偿追回走私文物、第一次叫
停海外中国流失文物拍卖、第一次敦促外
国机构退藏返还被盗文物……70 余年
来，我国通过外交斡旋、协商谈判、执法合
作等方式，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
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流失文物
回归渐成趋势。而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
我国持续加大文物保护和海外流失文物
追讨力度，积极加入国际公约体系，主导
制定文物返还国际性规则、上线中国被盗
（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发布外国被盗
文物数据库……强大的国家是推动国宝
回归最坚实的后盾，我国不仅成功促成皿
天全方罍器身、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
1800余件（套）流失文物返还，也为完善
文物返还国际秩序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文物回归，正在进行，每一次文
物回归，都是追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
历史脉络，激昂着全体中国人内心的奋进
力量。

□文贤猛

悠悠岁月，人们打开三峡有两种方
式：一是古道，二是长江。

古道，我没有走过。多年以前，我爷爷
走过。爷爷顺着茶盐古道到巫山采药，一
去一来就是好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路
上。“弯弯扁担一只梭，我是三峡背二哥。太
阳送我上巫山，月亮陪我过巫河。”到三峡的
人们唱着背二歌，一曲一曲唱出一天一天的
路，一天一天的活，一天一天的日子。

长江曾是走向三峡最快捷的路。三
斗坪筑大坝之前，江水湍急，滩险浪高，从
重庆乘船顺江东下，一近万州，轮船就放
下铁锚，息了汽笛，傍着万州入梦，积蓄力
量，待到黎明时启锚去闯险峻的夔门。从
宜昌乘船逆流而上重庆，船到万州，依然
得放下铁锚，枕梦万州，第二天再冲险滩
直上重庆。奔流的江，从重庆下宜昌，从
宜昌上重庆，万州成了枕梦的驿站。“上控
巴渝，下扼夔巫”，不是万州要作绿林留下
这过江钱，而是江流险滩所致。“朝辞白帝
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诗人笔下
的速度，江轮行驶长江之上，从万州到巫
山至少还得要一天一夜，还得看雾、看浪、
看礁石，那是长江上的慢时光。

时光飞逝，历史的车轮行至 1952
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也
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
一天，当火车在全程505公里的成渝铁路
呼啸而过时，成渝两地万人空巷，沿线民
众欢欣鼓舞，7000万西南人民终于实现
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夙愿，也拉开了新中国
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序幕。

1973年10月，火车从成都开出，跨过
重庆，到达达州。那一天，很多家乡万州
人赶去达州看火车，盼望着铁轨往三峡延

伸。2002年10月23日，披红挂彩的火车
开进万州双河口火车站，全城奔走相告，
半城的人奔去双河口看火车，火车开到家
门口，这一等待就是30年。

三峡人不怕等待。2016 年 11 月 28
日，第一列高铁动车组开进塘坊万州高铁
北站。万州从铁路时代进入高铁时代。

三峡是中国人心中最美的画卷。“无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滚滚而
来的不仅有汹涌的江涛，更有改革开放的
潮流和国家建设的澎湃浪潮，万州成为打
开三峡的封面，“畅游三峡，万州出发”，万
州给了世界走向三峡的捷径。

那天晚上，全城的灯都亮着，为高铁
点亮，为未来点亮。

我们曾用脚步在成渝万古道上计算
万州到重庆的距离，是10天10夜；用轮船
在长江上计算，是一天一夜；用汽车在公
路上计算，是8小时；用火车在铁轨上计
算，是6小时。而现在，坐动车从成都出
发，1小时18分钟到达重庆，再行驶70分
钟到达万州。

沧海桑田的巨变，我们刚好赶上。
过去，我们万州之下的云阳、奉节、巫

山的朋友要走向远方，总是先来到万州。
人未到，电话先到。朋友来了，有烤鱼、有
格格、有炸酱面、有白酒，吃饱喝足，昂首
走向火车站，他们的昂首是对高铁的期
盼，那是仰望到酸的疼。

2022年6月13日，55880“复兴号”从
重庆北出发开往巫山，这是三峡大地上第
一列高铁动车组。

2022年6月20日，郑渝高铁全线贯

通运行，中国铁路运行图重新刷新。一条
大江点亮大半个中国，一条高铁喊响全国
所有高铁，这就是三峡！

“打高的，看三峡！”这是今天三峡人
的自豪！

坐上动车，10分钟到云阳，桃片糕送
上来；20分钟到奉节，脐橙捧上来；30分
钟到巫山，斑鸠叶豆腐端上来。

过去，一条江把万州、云阳、奉节、巫
山连在一起，同饮一条江。后来，高峡平
湖把几座城市连在一起，从江到湖，江湖
之变，四座城市成为“江湖好汉”。如今，
一条高铁把四座城市连在一起，四座城市
成为“铁哥们”。昨天，万州之下的三峡人
到万州坐高铁，火车站在万州。今天他们
从自己的城市坐高铁，火车站在家门口。

坐在万州到巫山的动车组上，一个隧
道接着一个隧道，一座桥梁接着一座桥梁，
说是高铁，其实就是连在四座城市之间的

“地铁”。在今天的三峡，有两条河流，一条
在大地之上，一条在大地之下，是它们给了
三峡的流动，给了中国的流动。所有的美
景在隧道之外，在江岸两边。走马观花不
是坐高铁的心境。“停车坐爱枫
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古人不知道高铁，

不知道动车，动车不为景停下，动车为站停
下，有坐高铁看风景的吗？这是三峡人的
高铁思维。乘坐万州到巫山的高铁，景不
在路上，景在路上的每一个车站，高铁最理
解我们看三峡的心情。

一条大江接受大地上的河流以及我
们内心的河流，让河盛满盛世的经验和光
泽，有了奔流到海的气势，大海在远方。

一条高铁接受大地上的道路以及我
们内心的道路，串起巴山渝水与中原大
地，让滔滔长江与滚滚黄河跨越千山来
相会，让大美三峡与神奇少林穿越时空
来相牵。

早上，动车是郑州胡辣汤的味道；
中午，动车是万州烤鱼的味道。
高铁把四座城市和成都、重庆连在一

起。2020年 12月24日，成达万（成都—
达州—万州）高铁开工动员大会在四川、
重庆同时举行。从成都出发，两条高铁延
伸三峡，双城经济圈，万达开川渝统筹发
展示范区，是高铁把巴渝连在一起，把大
巴山连在一起，把嘉陵江、长江连在一起，
就是一杯茶、一双筷、一杯酒的距离。

三峡不再遥远，远方不再遥远，幸福不
再遥远。“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
还。”高铁让古人的诗句成为大地上的现实。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
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会

委员）

□游义平

走进慈云，是因为慈云的苗圃。
在慈云，遇见一条一条小河。小河很

小，一步可以迈过去，当然是在枯水时节，还
是在特定的地点。小河蜿蜒，曲折迂回，倒
真如给村子系着的围巾。小河溯源有些未
知，但它的延伸，却是汇总长江。这条小河，
就是生命的象征，对于农村，最丰富的生命，
就是植物，而这条在慈云卧伏的小河，孕育
了成片的苗圃，苗圃之乡，当之无愧。

上午的春光如此温润，清浅的云雾环
绕在远山，村居也看不见。四周望去，青
天白日，但是得以看清自己所处何在。
可以这样算作是一个盆地，四周山峰环
绕，云雾环绕着不知山峰有多远。环绕
的小河很长，不见首尾。河水并不是太
清澈略呈浅黄色，水面却很平静，宛如一
弯新月，从苍穹中铺陈在地面。终究是
天空中没有一丝白云，阳光倒映在平静
的河面，如缎子般光滑。偶尔的石缝，隙
壁上长有一些植物，细长的枝，圆圆的绿
叶，有时在些许的枝端还能发现零星晶
莹的果子。孩童奇怪夹杂惊喜，偷偷摘
下尝尝，果子的味道肯定是没有孩子脸
上的表情鲜美。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遇见罗先生。从
小河边一片绿色覆盖的土里，指挥着人把

青青的苗圃装上车，罗先生拍拍身上的泥
土，向不远处的一排工房走去。称之为工
房，是因为这几间房子在这片绿土之间，
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不像有人长期居住的
模样。然而，工房里，却分明是人居住的
环境。初春的野外，是带着寒意的，可工
房里一片温暖——数台空调正在运转
着。刚刚还在外面处理事务的罗先生，居
然进了工房就不见了人影。为了找罗先
生了解一些事情，必须得找到他，就挨着
一间一间地找。工房是四间，第一外面空
着的地方摆放着一个大的簸箕，上面摊着
一层薄薄的黑色瓜籽，倒不禁让人怀疑是
晒的瓜子，莫不是因为知道是树苗种子，
倒是想要拈上一粒品尝。边上几个口袋，
想是装这些种子的吧。这间屋子除了呼
呼的空调声音，没有动静。进入第二间，
却是密密麻麻的塑料瓶子，这些塑料瓶子
都是清一色的五升菜油桶制成，里面都装
了大半桶的黑色泥土。偌大的一间屋子，
摆了竟有百余瓶。第三间全是装得肿胀
的半人高的口袋，地面上，还铺了几堆褐

色的泥土，一缕腐蚀树叶夹杂脆饼的味道
飘散在空气中。转到第四间，倒是热闹
了，有书桌，有塑料瓶子，有口袋，还有大
的铝制粮仓，拥挤得人在里面就只能侧着
身子进出了。也就在这时，在堆积物之
间，找到了正伏案记着什么的罗先生。

与罗先生说明来意，罗先生就有些腼
腆了。罗先生在这里租地种的是盆景造
型树根育苗。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还在四
处转悠着挖有造型的树根，而罗先生已经
在着手育苗再做造型。这块，在全市不是
第一人，但能在种子刚刚发芽时就已经造
型成功的，罗先生肯定是第一人。罗先生
失败过，他翻出他的笔记本，厚厚地，叠起
来有一尺高。这些都是数据，每次试验的
温度、湿度、时间和土质等都会做好记录，
并分门别类保存好的。每次的失败都是
下一次成功的经验，所以现在的成功率能
达到百分之九十，这些笔记功不可没。成
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几年，罗先生绝
大多数时间都是泡在这里的。因为试验，
有时各批种子的观测时间是半夜，那就半
夜赶过来统计观察。有时，因为一些奇思
妙想，也赶紧记下来，或者付诸试验。原

本常混的朋友圈，也渐渐淡化了，原本喝
酒的，也基本戒了，因为得随时开车，所以
不能喝酒，原本抽烟的，因为怕烟熏坏了
种子，也戒了。说到这些，罗先生有些许
的无奈，但马上又被喜悦代替，他说，不
过，这些都值得，因为这些树苗已经销往
全国了。

当问到这些树苗怎么销售时，罗先生
微笑着说，这些树苗是他的合伙人负责联
络外销，他只负责技术研发。这样，研发
与销售各行其职、共同发展。

这倒是一个好方法。或者说，这也算
是他们这种成功的合作模式。说到未来，
罗先生说，他将继续扩大规模，继续研发
试验，根据客户的需求，在种子发芽时把
造型做到最高的成功率和创新技术。这
样做的目的，就减少了嫁接成本，也节约
了时间，而这些，都是罗先生的研发成果。

为了证实他的技术，他在苗圃里，拔
了几株树苗，又在工房里给扒拉出几粒种
子。果然，根部已经有了雏形。

与罗先生聊着，夕阳偷偷地西沉。夕
阳的余辉越过小河岸边的群花，洒落在河
面染红了河水时，抬头望着罗先生的这片
地，还有那远处的苗圃，这与河水同步的
大地上成片的绿野如骏马在晚霞中尽情
奔驰。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李市小学校）

□友孟

尽管满屋子都是书，连地板上靠墙边
的犄角旮旯都是书，我却仍然苦于“无
书”。这不是矫情，也不是假惺惺谦逊。
不说别的，就说今天写论文要征引一些现
代诗人的诗与诗论，就发现几乎无书可
征。连徐志摩的诗集也没有。

所以每当友朋来我“有梦楼”，惊呼
“这么多书”时，我就十分悲哀。只有一个
叫王二的朋友才没有惊呼，因为他的藏书
与我一样多（不，应该是一样少）。这就让
我把他引为知己。

当然我也理解其他朋友的用意，欲借
书多来赞我博识，从而制造话题拉近距离
融洽气氛。只是我这人生性爱较真，别人
夸我书多，我总要据理力争说不多不多，
许多必备书都不齐全。

后来有一友人笑问：“你这么谦虚是
不是怕我借书啊？”我大惊，大惭，遂无
语。两人都立在当地，尴尬异常。

的确，我哪方面都慷慨，借钱借粮都

不会计较，惟独借书，却很“抠门”。
但是对像张三李四王二等又爱看书

又有借有还的朋友，我却是很大方的。这
是因为和朋友共读一本书，再争论之，是
很快乐的事情。

可是也有本不爱书、却因见我书“多”
不弄走几本于心不安的人。我最怕这种
人，将之称为书贼。以前我却不过情面，
忍疼拣些自己看过的书打发他们。如今
我不心软了。书是我的肉，剜一块肉，你
想想该有多痛。所以我便说：借钱可以，
借书没门。

读书可以有多种目的。如果只想怡
情悦志的话，我是不必哀叹自己书少的。
光是东坡的一本墨迹，就足够我消磨半月
的光阴。而成堆的外国名著更是可以成

批地打发时间。我并不认为只有做学问
才能读书藏书。从读书中得到“纯粹”的
快乐，是正当而非庸俗的。

作为一个书虫，常常因“阿堵物”的匮
乏而悲哀、愤懑，现在的新书往往几十上
百块一本，实在让人觉得口袋空空，于是
发誓立即去挣大钱。卖新书的书店我几
乎已有两年多没去照顾生意了，只是闲时
进去翻看翻看，解解馋。听说网上购书便
宜，于是盯着手机、电脑在各个卖书网站

不断比来比去选书，就成了我的日常行
为。

当然还有旧书摊。可即使是旧书摊，
书也并不便宜。想看的书大多因各种原
因不再版，所以绝版的旧书愈显珍贵，于
是老板定价也异乎寻常地贵，不像多年以
前在重庆南开书市一两块一本，所以也不
能把所爱的书都抱回家。由于和老板熟
了，便可以将选好而又暂无支付能力的书
存放在店里，慢慢凑钱陆陆续续地一本一
本买回来。这样便可以防止他人“夺爱”。

有一次一个搞地方志书研究的学者
在旧书店一口气买了5000多块钱的书，
让我眼红得滴血，整整失眠了三天，做了
许多的白日梦，比如建一座私人图书馆。

爱书和恋爱一样，痛并快乐着。
（作者介绍：友孟，本名程浩，毕业于

重庆师范大学。作品曾入选《都江堰百年
散文选》等选本，编辑和发表的作品多次
荣获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奖一、二、三
等奖。现供职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融媒体
中心，系都江堰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何真宗

广州南至万州北
一个“至”的距离

却有一千三百公里长的思念

广州南之前不叫广州南
高铁像一把岁月的利剑

咔嚓一下
钟村镇一分为二

钟村街向北，石壁街向南
带铁的声音，哐当哐当
——一条轨道穿越光阴

穿越内心的抵达
乡愁汹涌而至，故乡在两地起伏

喜悦相约而来——
站在丘陵一样的楼口
我喊你一声，紧接一声

我眼里的泪水
全是移动的亲人

在异乡与故乡之间
是多么和蔼可亲

我想你了，想你的时候

什么也没有说
说你的时候，还是在想你

——广州南站
我曾无数次地把你的名字

写进一张报纸里
报眼、头条……每一个版面

你的出现，都是牵挂
都是畅想。25条村的激动
又何止是浩浩荡荡的未来

广州、番禺、钟村、石壁……
我用省略号来代替

我所有的记忆和所有的
在广州南一起奋斗的人
愿时光不老青春无期
愿灿烂人生持续不断

愿最远处的你
是我最近的爱

广州南—万州北
万州北—广州南

你来我往，
两头永远都是起点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三都河

感觉不到一丝风
城市楼宇和花草树木
宁静在一片祥和里

阳光温柔如水
与人工湖面相映生辉
车流声流淌在远处

像打擦边球一样滑过
举粉红伞的路人
居然能以一罩三

在某个光斑上秀一把
而后遁入林荫之中

秋阳照进早晨
大地依旧郁郁葱葱
蓝绿的主旋律回荡
金黄或褐红的花朵
举过树顶歌唱霞光

只要根须牢牢扎入土壤
生命便会永远蓬勃向上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登高

向晚登高百念空，
尘心却在五行中。
黛山落日无殊色，
云海茫茫自不同。

退休

退休今日意如何，
浊酒半杯枉自多。
醉卧凉亭秋色晚，
夕晖斜照秀湖波。

偶遇同窗

微雨凉风俯首行，
忽闻莺啭唤吾名。
寻声喜见同窗笑，
立地畅言学友情。
岁月催人人可老，
经书在手手难轻。

相揖别去嘱珍重，
秋色苍茫秀水平。

逛东岳公园到烟雨亭小憩

烟雨坡中烟雨亭，
清风玉树草青青。
亭旁飞瀑如狮吼，
疑是呼君来诵经。

独酌

月上西楼鸟不飞，
心如止水把家归。
举杯聊对清灯饮，
醉眼朦胧看是非。

夜读

蛙鸣犬吠夜阑珊，
掩卷却思人未眠。
玉兔巡天无睡意，
清辉移影过栏杆。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陈玉佳

风儿，风儿，往哪走？
我要和你做朋友。

风儿，风儿，你别跑，
我们一起把舞跳。

风儿，风儿，你快来，
让风筝和飞机
比呀比高矮。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李市
小学一年级学生 指导教师：焦
连红）

秋阳照进早晨

龙泽平诗六首

和风儿一起玩（儿歌）

□曹世明

离地球约四百公里的
中国空间站

华人心中的太空港
它沿着椭圆轨道飞行

繁忙的“太空穿梭巴士”
（运输飞船）

将大量的物资和多批次航天员
乘组运送到空间站
在太空短期生活
和工作一段时间

再安全地返回地面
形成一个天地往返系统

飞船要完成往返运输
必须实现精准交会对接

完成“太空之吻”
通过快速自主“太空之吻”

使飞船安全停靠在空间站上
有效地提高了

航天员的安全性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北区

文旅委)

太空运输队


